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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清  华  缘
○张义同（1970力学）

我于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

学系，在这里我获得了知识，获得了自

信，也获得了爱情。毕业几十年来，我在

许多地方和单位学习过、工作过，但最使

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清华园。

我出生在农村，和班里其他同学一

样，在清华的学习是靠助学金支撑下来

的。每月除了伙食费15.5元，还有几元零

用费。别小看这区区15.5元，它相当于当

时北京市居民的中等伙食水平。另外还时

有文具和书费补助，我至今还珍藏着一盒

补助给我的绘图仪；到了秋天，还有冬衣

补助。我当时是班上的生活委员，下来的

补助费多，申请的同学少，为此还开了班

委会，讨论哪个同学有困难而没有申请，

动员他们申请，尽量把钱都发下去。所以

我说“共产党的恩情不能忘”，这句话似

乎旧了点，老了点，但我还是要说。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都很朴素，以学习

好为荣，不讲究吃和穿，我在清华的几

年，不知道饭馆的大门朝哪开。照片中

前排左一班长李荣先穿的就是打补丁的

裤子。

我们这一届由于“文化大革命”，上

课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但就在这一年

里，我们奠定了一些知识的基础，特别

是“工程画”（有的院校称为“机械制

图”），这门课使我受益匪浅。毕业后不

久，我被分配到工厂工作，从事半自动步

枪机匣的加工和工装设计制造。由于学过

工程画，多复杂的装配图都能看能画，很

快适应了工作，并做出了成绩。

在清华的几年里，与获得知识相比，

更多的是获得了自信。就我几十年人生的

力004班同学毕业前夕在
毛主席塑像前合影（当时二校
门被拆除）。后排左起：陆佩
忠、刘建、俞文伯、童鲁、张
义同、蒋子刚、张冠忠、程从
明；中排左起：卫景斌、钱
博、刘龙成、周忠彦、陈克
金、陈元鸣、罗章寿；前排左
起：李荣先、杨泽亮、孙秀、
李旭、周小燕、杨金英、黄维
奇、张少华

值年园地



832010年（上）

体验，“自信”比“知识”更宝贵。知识

是有限的，是会过时的，是需要不断更新

的。有了自信，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

经过努力掌握所急需的知识。清华是培养

自信的理想之地，进入清华的都是全国各

地的尖子，大家朝夕相处，看清了他人的

长处，明白了自己的短处，取长补短，增

强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在刚工作的头

几年里，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机械原

理”“齿轮设计”“机床设计”“液压传

动与控制”等机械专业的课程；在恢复研

究生招生后，我又快速自学了在清华没有

学完的“高等数学”“英语”，以及在复

课闹革命中发了书但还没有开讲的“理论

力学”和“材料力学”，考取了天津大学

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的研究生。

清华教师的专业过硬是众所周知的，

其中不乏“双肩挑”的佼佼者，也不乏鹤

立鸡群的巾帼英雄。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是巨大的，他们许多人是我

心目中的榜样，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毕

业几十年后，我和妻子（清华同班同学）

多次想起我们的“工程画”教师沈力虎老

师。他给我们的分数很“抠”，4+是极难

得的，我多数得的是3+和3-，2分的时候

好像也有，但我真心地感激他，喜欢他。

他从如何削铅笔、自制砂纸板教起。他每

次留的作业不多，但要求严格、目的性

强、效果好，从画实线、虚线、点划线画

起，到画管接头的装配图，显然是精心设

计的。这一点到了我成为大学教师后，便

理解得更深刻。用铅笔沿三角板画线是极

容易的，但要达到沈老师的要求却挺难。

他要求线条粗细均匀、边界清晰、颜色深

浅一致，我记得我画线的作业分是3-，刚

一看到分数，心里不服气，但看到老师画

的图样，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上“工程

画”课，几乎不用看讲义，跟着沈老师的

教学走，就能很好地掌握这门课。画三维

物体交贯线的投影，是工程画的难点和关

键技能，但上着沈老师的课，没有看讲义

就很好地掌握了。有了沈老师教给我的功

底，我到了工作岗位便有了这样的自信：

什么样的机械图纸我都能画出来，别人也

很难挑出毛病来。沈老师也为我日后作为

大学教师树立了榜样：上课不能照本宣

科，要把知识消化了再教给学生。我想，

一位老师，能让学生在几十年以后还记着

他的名字，感激他，思念他，是他一生的

荣耀和欣慰。

在清华园，我还收获了爱情。我夫人

杨金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在“文革”

中相爱，毕业时分配在一起。几十年朝夕

相处，相依为命。她在机械制造行业一边

干一边学，已很是精通。作为技术厂长，

开发、推广新产品，为一时衰败的机械制

造业撑起了一片天。她不幸于2001年患淋

巴癌，也与积劳成疾有关。虽经几年精心

治疗，还是于2007年10月30日离我而去。

如今，回忆起在清华园学习的岁月，我比

其他校友多一份温馨，也心怀一份惆怅。

2000年校庆返校，我见到同学的第一

句话就是“联系到刘龙成了吗？”面前一

人应声而答：“我就是刘龙成。”30年未

见，面对面不相识，两人紧紧握手，感慨

万千，仔细打量：“没错,你就是当年的刘

龙成！”刘龙成同学当时精神抖擞,身体健

康,没想到几年前传来他逝世的消息,一时

难以置信。逝者如斯，留给我们的是无尽

的思念。（作者为天津大学力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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